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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土

老莫当然听不进去丁福“还没拉过手”的辩解，他
说：“你们发展到哪个地步了？你要是把我的学生肚子搞
大，可就是刑事犯罪，要坐牢的！”

焦书奎笑了笑：“老莫你先别吓唬人，哪门子法律规定
不许成年人谈恋爱了？”

“切，你还别说，夏嫣然今年才 17 岁，未满 18 岁
呢。”老莫说。

“帮忙洗个衣服也不能证明是谈恋爱，你有啥证据？”
焦书奎说。

老莫摔门而去，说这事没完，焦书奎要是管不了丁
福，他就找文联领导。

再去食堂吃饭，女生们都离焦书奎和丁福远远的，平
时走路遇见，也像避瘟神一样躲着。

丁福陷入单相思，他已经深深喜欢上夏嫣然了。不能
单独相见，偶尔遇上了，夏嫣然连一句话也不敢说，眼睛
里充满了幽怨和无奈。

想来想去，丁福决定去找老王。老王年龄大，又在机
关里待得久，社会经验丰富，肚子里点子也多。于是，他
骑自行车赶到老王的住处，激动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老王说，他明天就去找老莫说事，随便公开他人的隐
私，这才是犯法！

姜，还是老的辣。老王没有向老莫兴师问罪，而是请
老莫去酒店吃了一顿饭，他告诉老莫，随便公开他人的隐私，
说轻了是不道德，说重了那叫侵犯隐私，是违法行为。

老莫还是拿夏嫣然未满18岁说事。
老王说：“国家对结婚有年龄限制，可没说未满18岁不

许恋爱。如果这件事范围扩大，女孩儿精神受到打击，发
生个跳楼或者服毒自杀的事，你这个校长兜得住吗？”

老莫还想狡辩，老王打断他说：“你还真别不信，前几
天，晚报上登了一则新闻，天津的一个女高中生，因为早
恋的事情被老师发现了，那男的经不住老师的吓唬，把女
生写给他的求爱信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在班里公开读了那
封信，这女孩子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跳楼自杀了。这事儿
闹得，学校赔了女孩儿家三十多万元才了事。”

老莫这才松了口说：“学生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也是
替人家负责不是……”

“那当然，谁不知道你老莫苦口婆心？”老王顺了老莫
的话说：“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厢情愿的事，你管得
了吗？再说，小丁哪点不好？配她夏嫣然绰绰有余呢。要
是那个电影开拍，小丁一夜之间成了名编剧，再给夏嫣然

弄个角色，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你应该成人之美，而不
是坏了人家的好事。”

“这么说，倒是你们有理了……”老莫嘴上这么说，
气儿消了好多。

老王继续教导老莫：“你想想看，这几百号学生，清一
色女生，都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你把她们关在笼子里，关
得再紧，能关住她们的心吗？你能管住她们不在学校谈恋
爱，可星期天你不让她们上街吗？该做啥不该做啥，学生
们自己心里清楚，你要相信你的学生都是好学生。”

原本以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冤屈，被老王轻易地洗
白了。

席间，老莫还是不放心，问丁福：“你和夏嫣然真没上
过床？”

老王打断他：“我看老莫你有窥私癖，是不是想听黄段
子，要不我给你讲一个？”

老王的酒量大，不一会儿，就把老莫喝高了。

老莫举着酒杯说：“也许你们说的有道理，我错怪你们
了……”

五

丁福没敢多喝，可几圈酒下来，也晕晕乎乎了。他返
回宿舍，想倒头好好睡一觉。

打开门，突然一个东西从门缝掉了下来。丁福捡起一
看，原来是一封信。开了台灯，展开信纸，映入眼帘的是
两页密密麻麻的娟秀的字。丁福把脸深深埋在信笺上，用
力呼吸，他闻到了夏嫣然留在信笺上的味道，那清纯得散
发着青春气息的味道。

许久，他才开始看信——
丁老师好：

我是夏嫣然。本不想打扰您，思虑再三，决定给您写
这封信。

我只知道，您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同学们都这
么认为。您的剧本就要投拍了，我知道您会很忙，如果我
能为您做点什么，会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什么也为您
做不了，就为您洗了一件衣服，还给您招来了一大堆烦
恼。您怕吗？

学校把我列为不听话的坏学生，我不怕。我不是坏学
生，我只是想为我崇拜的人做点事而已，如果您不介意，
我想继续尽我的能力为您做力所能及的事。

…… （未完待续）

丁 福 的 混 沌 青 春
□ 陈海峰

诗 风

碧水轻舟碧水轻舟 崔 坤 摄

南湖的风
犹豫了我的脚步
我手捧破碎的晚霞
背后写满了古城的传说

这风已经吹拂了多年
摇摇晃晃的夕阳
就像画家手中的笔
在湖面勾画美丽图案
伫立在湖边的倩影
守候着四季的歌声
聆听岁月的脚步
燕来雁归
雨去雪至
从没惊扰过湖边的风景

我知道你在等那个远

去的牵挂
南湖就是你心中的海
你期盼南湖的涟漪
送来曾经熟悉的声音
就像海风吹来
那一只错升的船帆

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等待的故事
早已随风飘逝
而你就像屹立在湖边

的墓碑
把风吹动的渴望
揉搓成一行行追忆
用生命中最精彩的思路
编写一部厚重的往事

南湖的风
□ 浅 墨

“中伏荞麦，末伏菜（油菜）。”每年的中伏一到，
乡亲们便会种荞麦。“三页瓦，盖座庙，里面一个白姥
姥（荞麦）。”我对荞麦有着一份特殊的感念之情，那
情从小时候一直流淌到现在，悠悠不断，日渐浓酽。

小时候，割完麦子父亲便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往
地里拉农家肥，一堆一堆，一行一行，整齐有序地排
列在地里，然后，一锨一锨均匀地撒开，在父亲“看
犁沟”的吆喝声中，老黄牛拉着犁将麦茬和肥翻埋进
了地。伏到了，火热的夏天也到了，播上荞麦的地在
一场透雨后，麦苗破土而出，在接受酷暑的洗礼中，
玩强地生长着。

荞麦一拃高了，叶子六七片，嫩绿中稍带一点浅
红。母亲将稠密处的苗尖拔下来，用开水烫熟，凉拌
便是一道菜，或是炒一下，酸酸涩涩的香，或是拌在
面条里，撩拨着孩子们的食欲。

或许出生在酷暑里，荞麦经受了高温，秋凉后，
会快速地生长，很快拉长茎秆，赤茎绿叶，像乌树

叶，枝繁叶茂，开出了一串串、一嘟噜一嘟噜的细小
的白花，花小但稠密热烈，引蜂招蝶。荞麦罩满了
地，厚厚的，像花色的地毯，一场丰收的欢宴就此拉
开帷幕。而后，赶在了霜冻前，结出如羊蹄，有三棱
黑色的果实来。

荞麦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自不必说，荞面与玉米、
高粱面相比，算是粗粮中的宠儿，不是天天可以吃
到，一定是逢年过节、偶尔改善口味的佳品。在母亲
的手中，荞面可以变着花样成为美食。荞面凉粉，母
亲将荞麦糁子（去掉外皮即可），用水泡酥，用擀面杖
擀细，然后用清水洗出淀粉，沉淀均匀，把好水的
量，会做出筋道发亮的凉粉来。还有荞面削筋，母亲
会使劲地和面揉面，直至筋道有力。麦面、高粱面和
荞面和在一起做出的旗花面自然成为待客的佳肴。

碾打后的荞麦秆和叶子，父亲再三碾压至细小而
柔软的草料，储藏于窑内，冬天，那可是猪的饲料。
荞皮是枕头里填充的料，圆鼓鼓的荞皮枕头，轻，透
气，枕上不上火，到现在，我们的枕头都还是荞皮枕头。

小区旁的老李家饸饹面馆，天天坐满食客，老板
忙得乐开了花，大碗大碗的荞面削筋和饸饹透出了乡
亲们对荞面食品的热爱，我也一样，每周的菜谱里，
必有一顿母亲牌的旗花面。

中伏到了，荞麦种在了地里，也长在了我的心
里，父亲播种的身影依然是那样的清晰，母亲的叮嘱
也在耳畔响着，哼一曲《荞麦》歌，“唱起你的时候，
我想起了家”，不也是浓浓的情吗？

中伏荞麦
□ 李拴伍

偌大的厨房里热气腾腾，蒸出的枣花堆出一个小山
头。王大妈天不亮就起床，等到蒸完四锅枣花，已是上午
十点多。

枣花又称枣花子、枣花馍，由白面做成，红枣点缀，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王大妈出嫁后的第一年，可着偌大
的地锅蒸出一个枣花山，回娘家时惊动了半个村。

小枣蹑手蹑脚地挨进厨房，随手抓一个枣花，吹吹热
气咬了一口：“嗯，好吃！”

王大妈是“大枣迷”，小枣是“小枣迷”，都爱吃枣、
吃枣花。所不同的是小枣不喜欢蒸枣花，为此，当妈的急
在心里，难道自己的绝活要失传了？

“小枣，咱们去建行吧，该过年了，给小程送些枣
花。”王大妈边说边将印有“善建者行”字样的红色布兜
装得鼓鼓的。

“给小程送枣花？”小枣一愣。她没有见过小程，只知
道小程是建行文化路支行的一位客户经理，是她们家的
恩人。

两个月前，王大妈到建行文化路支行办理取款业务，老
天爷偷偷把凌乱的雪粒撒下来。“哎呀！”王大妈脚下一滑，
滚落几个台阶，包里的钞票随风飘散。附近的群众有视而
不见的，有袖手旁观的，有捡拾钞票的。突然，从营业大厅
冲出一位高挑的小伙子，先扶起王大妈，又环顾周围，拱手
喊道：“谢谢各位帮忙！”散落的钞票归集起来，几个指节轻
轻划过，一张不缺。王大妈左小腿骨折，疼痛难忍。小伙子
又开车送王大妈去医院救治……这小伙子就是小程。

“妈，如今都不缺吃不缺喝，谁稀罕咱家的枣花？”
“不管咋说，这是咱家的心意。再说，咱家的枣花堪

称一绝，在街上买不到。”
“既然妈坚持要去，腿脚又不灵便，那就陪她去吧。

建行的网点也不远，步行就十几分钟。”小枣打定主意便
开着电动四轮车带着王大妈来到建行文化路支行，银行的
卷闸门紧闭着，没有营业，一张大红纸告诉她们，该网点
撤并了，搬到很远的地方，改称建行开发区支行。小枣打
了退堂鼓，王大妈却说：“咱们是来谢恩的，能怕路远？”
小枣噘着嘴，开车融入车流中。

来到开发区支行，蓝白相间的招牌格外醒目，玻璃
窗、玻璃门一尘不染，大厅内摆放着崭新的设备。

不巧，小程今天没来上班。王大妈向大堂经理打听，
方知小程去了郑州，披红戴花领奖去了。她让大堂经理代
收枣花，大堂经理与小程打过电话后连连婉拒，母女俩只
好悻悻而归。

第二天早上八点，母女俩又踏上了去建行开发区支行
的路。进入营业大厅，闪进右侧的理财室。几句问候之
后，母女俩落座，小程从树根造型的茶几上递来茶杯。

“小程，多亏你帮忙。该过年了，我亲手给你做了些
枣花，以表谢意。”

“枣花真是雅致，没想到您有这么巧的手艺！不过，
我不爱吃枣花，请您带回去……”

“那就让你家人或者同事们尝尝吧，东西拿不出手，
毕竟代表阿姨的心意！”

“阿姨，请您理解，我身边没有家人，而且单位有纪
律……”小程笑容可掬地把装枣花的布兜推向王大妈，两
人就这样你推我让，小程左胸前红色的党徽、蓝色的行
徽、白色的工作牌闪闪发光，几位客户不时扭身，投以赞
许的眼神。

眼前的情景唤起了小枣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灵感，她赶
忙掏出手机，抓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本市举办“讲文明、
树新风”摄影大赛，小枣的作品《拒收枣花》获得一等奖。

王大妈无奈地抱着布兜，眼角闪动着泪光，嘴唇抖动
好久才对小枣说：“咱走吧，妮儿……”

第三天一早，母女俩又去见小程。这次她们带来的不
是实物枣花，而是纸质枣花。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一天夜里王大妈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来到院
里的枣树下呆坐。这棵枣树是王大妈作画的素材。每年四
月，枣树如约醒来，抽出嫩黄嫩黄的芽儿。眨眼来到六
月，枣树枝繁叶茂，米黄色的小枣花密密匝匝，悄悄爬满
一树。金秋时节，枝头低垂，一串串枣子染上红晕，整棵
枣树就成了一幅立体的国画。取竹竿轻敲几下，枣子“簌
簌”坠落，四处奔逃。捡起一颗红枣，唇启之刻又酥又
甜。王大妈以枣树为题材出了一本画集，轰动本市画坛。
枣是王大妈的生命，画也是。她忽然想起，小程年少有
为，不仅理财业务精通，而且业余爱好广泛，喜欢探究民
俗文化。枣花用画的形式来体现，上升为民俗文化，当是
小程感兴趣的范畴。于是，她挑灯夜战，一口气完成了十
二幅枣花造型的简笔画，其中“九花竞仙”堪称代表作。

不出所料，面对这些枣花画，小程没有多想，欣然收
下。母女俩会心一笑：“咱们是不是有点神经病？谁也不
怪，只怪咱们，包括小程，都是文化人。”

谈笑之间，王大妈心中的愁云一扫而光，小枣的心里
却莫名其妙升腾一丝彩霞。

“妈，我梦见小程到咱家做客，吃了我亲手做的枣
花……”

“傻丫头……”

三送枣花
□ 娄渊礼

老家村后的黄河故道大堤像一道绿色
的长城，东西蜿蜒绵亘，苍翠葱郁，悦目
爽心。我独自一人，闲散在大堤之上，伴
着声声蝉鸣，边走边思考回忆。

我和众多人一样，对生于斯长于斯的
故土深情依依，多少个清晨，长尾巴的喜
鹊在雄鸡的报晓声后，扯着嗓子叽叽喳喳
地把沉睡的村庄唤醒，轻纱般的薄雾在渐
升的晨阳中随风散去。于是，风格相似的
小院内相继传出洒扫庭除的声音，小路上
游动着三三两两的学童，欢快地朝一个方
向流动，炊烟也从一个个烟囱中爬出，飘
上爽朗的高空，树木晃动着枝条，抖落满
身的露珠，万物顷刻间便有了灵光。

夏日的午后，我常怀揣一卷书香，携
一张破旧的苇席走上大堤，铺在梧桐的浓荫
里，或仰面，或侧卧。读书时，全神贯注，静
思时思绪似天马行空，飞越高山、大河、丘
陵、平原；假寐时，与一树不知疲倦的鸟儿互
语，倾听它们的唠叨，不知不觉中喋喋不
休的知了也在轻轻的鼾声中消失。

作为副堤，也是作为寨墙的西堤，堤
面比主堤更为宽阔。幼年时的记忆里，堤
上清一色的杏树间夹杂着一棵不知年龄的
紫藤树，占地约有两间房的面积，粗壮且
柔韧的枝条已被如我般玩皮的小伙伴攀爬
过无数次，露出光滑的躯干，每年紫藤花
开的季节，惹人喜爱的花朵一嘟嘟、一串
串，数不胜数，引得蜂群不分昼夜来此采

蜜，而附近几家巧手的大娘大婶各展厨艺，
蒸、煎、凉拌、炖，八仙过海，尽显其能，制作
成可口佳肴，度年中饥荒、添生活滋味。

堤脚下的将军潭里荷花摇曳、蜻蜓点
水、鲤鱼跃波，潭边，野花烂漫，以红
色、紫色居多。红色如燃似火，透着奔放
热情，一如人生正青春；紫色沉静忧郁、
淡然素洁，清雅中的几分羞涩，浪漫而富
有诗意，只需浅浅入眸，就能俘意虏心。
每每看到，心头总有几分愉悦，我不知
道，这红色和紫色的印象是来自我感情的
满足，还是因为我眼花的缘故？

堤南堤北，尺把高的玉米苗在乡亲们
的汗水浇灌下茁壮成长，郁郁葱葱，因风
绿起舞，著雨碧腾喧，煞是壮观。

堤上的树木以刺槐、梧桐居多，虽不

比参天古松，却也枝叶扶疏，长得十分茂
盛。阳光虽毒，在绿叶的过滤后，也只能
在地上洒下少许斑驳的光影。习习微风，
枝动叶摇，如一服飘然而至的清凉剂，令
人心旷神怡。

月出闲云破，风来水起波。树枝上的
阵阵蝉声传入我的耳中，独唱时，清越高
亢，绵长悠扬；合唱时，雄浑嘹亮，此起
彼伏。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是一首饱
含真情的歌。我不懂蝉语，不知道它们的
鸣声是哀叹此生的苦短，还是感谢雨露的
滋润、阳光的灿烂，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
间，黑暗泥土中的蛰伏，终于从蝉蛹蜕变
成鸣蝉，感恩雨露、致敬阳光给予高歌一
曲的机会。“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伴貂
金换酒，并雀画成图。”其虽如此让人称颂，

但短短数周的有限生命如昙花一现，终留
遗憾，故歌声中，词含欢乐，曲隐哀叹。

历代文人墨客，对蝉及蝉鸣都有不同的
描写。三国曹植笔下的蝉是“实澹泊而寡欲
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
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
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唐
朝虞世南眼中的蝉音是“居高声自远，非是
籍秋风”。宋代柳永词中多有悲戚：“蝉吟败
叶，蛩响哀草”“高柳乱蝉嘶”“寒蝉凄切，对
长亭晚”“残蝉渐绝”。而李商隐则说：“本以
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洛宾王感叹：“露重飞
难进，风多响易沉。”赞也罢，抑也罢；高兴也
罢，低沉也罢，总是以斯人所处的环境和心
情而发声，借物言志、托境抒情。

蝉鸣，如老柳绽绿、秋霜染枫、蜡梅映
雪，是大自然给人间四季恒定的闹钟，正如
人之于世，从呀呀学语的童年，经意气风发
的青年，到步履蹒跚的老年，无论有多少欢
乐，多少悲伤，失败也好，成功也罢，最后都
要一步步完成生命的蜕变，走向终结。

站在这笃定相伴一生的故道大堤上，凉
风送爽，绿荫滋意，蝉音洗心，生活中的千般
烦恼，工作中的万般压力，平生中的种种欲
望，都会在这绿荫下、蝉声里，荡然无存。

凝目西望，恍惚间，火球似的夕阳挂
在树梢，不再下坠，风停云滞，此刻我多
想伸出双手捕捉这份瞬间的永恒，唱一首
地老天荒的长歌。

听蝉鸣
□ 余世乔

长堤绿荫

一条河就在梦里
一株草对着彼岸叙述
灯火与烟火
那些来来去去的帆
一个影子的虚空
走过渡口的鸟

或是离家远去的行囊
背在自己的心上
那样沉重的负担
丢了的玩具
一次花开的早晨
放羊人还在那个山坡

听着竹笛的声响
那些隐去了时间的年轮
把一棵树守望
而草从梦里拼命生长
长成风的信号
听一株庄稼成熟的来路

一棵树看到的世界

一枝一叶
一棵树看到的世界
一弯冷月
风声里听着涛声
那些响动的云朵
或是山崖那边的草屋

谁会给我一丝风的感动
热烈而又执着的梦
一棵树在山崖前站立
千年一风
听见花和果实的交流
还有被风收割的鸟窝

那些随风起舞的羽毛
漫山云雾
停泊或是飞翔
布满了树的天空
世界只是一个圆点
翻山越岭通向山外的

山谷

一株草的叙述（外一首）

□ 周天红


